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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树 新 花 开 烂 漫

犷
编者按 : “

老树新花开烂漫
”
一文

,

是朱夏教授1 9 8 2年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

评议会上的讲话摘要
,

原载于 《科学报 》1 9 8 2年第47 2期第 3 版
。

在朱夏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
,

我们重新刊发此文
,

以寄于对这位国际著名的地质学 家 的

深切怀念
。

同时
,

我们重温朱教授对科研工作中各种辨证关系的论述
,

其中特别是协作 与 分

工中提到的
“

广
、

深
、

高
”

之间关系
,

无疑对我们当前油气普查新阶段面临各种新的问 题 和

诸多扰人的困难
,

不仅具有科学性和哲学性的指导意义
,

而且更有其深远的令人发省的 现 实

意义
。

20 多年前
,

我和兰州地质所的许多同志一起在柴达木工作过
。

这次又来到兰州地质

所
,

既听了报告又参观了所里的建设
,

听到许多同志的介绍
,

我的总的感觉是
“
老树新

花开烂漫
” 。

是老树
,

虽然经历了几番风雨
,

还是很有根基的 ; 又是新花
,

在科学的春

天里
,

不管是
“
五朵金花

”
还是几朵金花

,

都在那里竞相开放
。

我想
,

兰州地质所是一

个老所
,

又是个新所
,

还是个壮所
。

前进的动力

令

老的好处是有光荣的历史
,

可以成为前进的动力
。

但如果搞得不好
,

也会成为前进

的包袱
。

所以
,

我们要对光荣历史扬长避短
,

让它发挥作用
,

成为动力的一面
,

而避免

让它形成前进包袱的一面
。

这样
,

老的历史就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
。

如果觉得成绩

大了
,

就墨守成规
,

抱着框框
,

不能再越雷池一步的话
,

那么这个历史就将成为我们的

包袱
。

有的同志正是把光荣的历史做为包袱而摔了跟头 ! 一个人是这样
,

我们一个研究

所恐怕也是如此
。

我们兰州所同志们的学术思想还是很活跃的
,

大家表示要在过去已有

的成绩基础上
,

再根据 20 余年来国际国内地球科学各方面的发展
,

不断前进
,

我相信这

是一定会做到的
。

人与武器

作为一个新所也有很多新的好处
,

所谓后来者居上
。

这次看到所里有很多 新 的 设

备
,

听同志们说
,

院部和分院对我们所是大力支持的
。

不过
,

在新的技术条件下
,

会不

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呢 ? 我想可以提醒一下
,

就是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
。

也就是说我们这

些设备要为课题所用
,

注意避免我们的课题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仪器所控制
:

有了仪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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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要用
,

但有了仪器往往去搞一些适合于仪器本身
,

但对我们的主题可能关系不大
,

甚至不是当前需要做的题 目
。

每人都想守着仪器来搞题 目
,

实际上就成为仪器的奴隶
,

为仪器服务
,

而不是仪器为你服务
。

现在我们科学研究所需要的
,

正象要造林
,

种树不

象种花
,

要花点力气
,

至少要到露天去种
,

还要同别人合作
。

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盆一盆

的花草
,

而是在科学园地里的一片高大森林
。

学术民主

我们的同志大都是
“
壮士

” ,

年富力强
,

力壮气壮
,

壮士才能干 出壮事
。

当然壮士

在一起也会发生一些问题
,

壮士太多
,

一山哪能容二虎? 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 ? 有也没

关系
。

为了工作
,

为一个观点
,

我们尽可大吵一番
,

吵完不影响我们的关系
,

这不是关

系学
,

这是正确的关系
。

主要的一点
,

就是科学技术民主的问题
。

我们可以有很多壮士

在一起
,

可以争
。

但是
,

要有一个技术民主
、

科学 民主的空气来控制这些问题
,

解决这

些问题
,

科学就是要民主
。

好些同志提出
,

这里似乎需要老先生
。

我想
,

所有能使我们

敬仰钦佩的
,

比方我讲过象侯德封这样的老先生
,

都是除了有科学水平以外
,

还富有民

主作风的
。

老先生就是民主加科学
,

具有民主精神的科学家才能算老先生
。

有 民 主 作

风
,

再加上科学风气
,

我们这些壮士本身都是老先生
,

或者是准老先生
。

既是壮士
,

又

是准老先生
,

壮所的优势就可大大发扬
。

科研工作的
“

主旋律
”

“
五朵金花

” ( 兰州地质所设置的五个学科一一编者注 ) 怎样摆法是一个问题
。

我

想是不是把它看成一朵金花
。

我想一朵花总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
, “

五朵金花
”
也要按

花的结构来安排
。

比如说
,

如果 以沉积圈的生物地质作用为主
,

这就是花芯 ; 当然要有

花瓣
,

如沉积学研究等 , 还要有个花托
,

这就是基础科学的基础
。

一个地质所
,

它本身

要有基础科学
,

这个基础包括两个方面
,

一个是大地构造和构造地质学
,

还有一个是古

生物学及地层学
。

这两个是每个地质所都要考虑的花托
。

全所的工作要做为一朵花来考

虑
, “

五朵金花
”

要看成是一朵大花
,

结合我们的中心任务来共同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
。

协作与分工

谈到石油工作与兰州地质所的工作
,

我希望兰州地质所通过基础理论的提高来为石

油地质服务
,

给我们 以帮助
。

我们也很愿意在石油地质大量具体工作中间
,

能够为兰州

地质所提高基础理论提供一些素材或营养
,

这样会有很大的好处
。

回忆 20 多年前
,

在柴

达木和侯老 ( 德封 )
,

还有王尚文同志在一起
,

曾说起三家搞石油地质的特点
。

我说我

们地质部的特点是
“
广

” ,

我们跑的面广
,

因为当时搞石油普查
,

得到的区域资料多一

些
。

石油部是
“
深

” ,

他们那时有 3 0 0 0 m 钻机
,

现在是 6 0 o om
,

可以取得 很 多 深 部 资

料
,

当然还有地球物理
。

科学院的特点是
“
高

” ,

水平高
,

把我们带动起来
。

有很多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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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学的基础理论
,

是从又广又深的石油地质工作中取得资料来源的 , 而每一次地质基础

理论的提高
,

都给石油工业带来新的发展
。

早一百多年的背斜论是基础理论
,

第一批油

田是在有了背斜论后大量发现的
。

到了40 年代
,

特别是50 年代中 期 以 来
,

沉 积 岩 石

学
、

沉积学这方面 的进展
,

例如对于砂坝
、

砂洲
、

三角洲等
,

在理论上有了更 高 的 认

识
,

从而在50 年代
、

60 年代
,

大批的地层油气藏涌现出来
,

给石油 工 业 带 来 飞 跃
。

最后
,

板块理论的出现
,

结合到大陆边缘的研究
,

无论在非洲的西部
、

南美的东部
,

沿

着大西洋的两岸
,

又是一大批新的油田
。

对中国来说
,

这几年为什么新油田发 现 率 降

低 ?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
,

就是在基础理论上没有什么突破
。

我很希望我们今后还是象 50

年代一样
,

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
,

从石油地质工作来提高基础理论研究
。

原载于科学报1 9 8 2年第472 期第 3 版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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